                仙逝遗韵永留芳    闵惠芬
我敬爱的老师郭鹰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潮州音乐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好老师。

潮州音乐起源和流传于南粤大地，它有丰富的表演形式和曲目，等同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中国民间音乐地位，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弘扬民族文化的形势，潮乐在国内外扩大了表演领域，它独特的韵味和丰富的表现力，倾倒天涯海角热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人们。

郭鹰先生是潮州音乐杰出的演奏家和代表人物。他精通潮乐的理论、乐律、曲谱；全面掌握乐队及钢丝古筝、椰胡等乐器的演奏风格和技法。他是公认的潮乐宗师，他的学生已遍及世界，他是潮乐传承关键人物之一。

我从小痴迷郭鹰先生的演奏，甚至我的同学，只要练习郭鹰先生传授的古筝潮乐，我总要凑上去听，以此过过瘾。

回忆1984年，我正在严重的疾病中挣扎，当我得到一个消息，上海一群潮乐艺人在郭鹰先生的创导下，要成立潮乐国乐团，恢复「文革」时被迫停止的排练。此消息顿时使我振奋起来，立即起床，摇摇晃晃拖着虚弱的步子赶到歌剧院听排练。记得我一进排练室，郭鹰先生和乐队团员们纷纷迎了上来，对我百般安慰，掏出乐谱送给我，一曲又一曲演奏，说:「你要听什么我们就给你奏什么。」
我一共去听过三次排练，各种乐器:如二弦、椰胡、笛、扬琴、阮、打击乐，独特的音色、音律构成奇妙的音响，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郭鹰先生为了让我更深入掌握潮乐的韵味，专门约我到他家中，对着录音机、亲自操琴（椰胡）录下了《寒鸦戏水》和《一点红》。其中神韵妙不可言，对我的入门和未来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我和潮乐团的友谊也渐渐发展。他们曾纷纷向我诉说一件事:他们过去的排练厅在「文革」期间被人霸占了，现在排练的地方是临时向歌剧院借的，以后可能连排练的地方都没有。我一听感到问题严重，我们不能因这样一个原因使潮州音乐再度在上海消失。我马上打起精神，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书写了一份提案，上交上海市政协。这份提案竟很快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四次，而且排练厅也很快得到了解决，他们高兴地告诉我，此排练厅比原来的好呢!当时我真为他们高兴，并从内心感谢市政府重视民族文化和办实事的精神。

1988年，我大病初愈，「上海之春」委员会负责人严明邦先生通知我，说上海观众听说我病愈，希望能听到我的演奏，而且要在水上舞台表演，曲目要有水的含义。与水有关的曲子可谓繁多:《江河水》、《二泉映月》……可我想，我大病六年，现在重返舞台，我给上海观众的见面礼一定要有一个新形象——一个健康活泼、生机勃勃的形象，选什么曲子呢?突然一个大胆的构思跃进了脑海——潮州音乐:《寒鸦戏水》!在病中除了听到学到了这支名曲，还在电视中多次看到西安鼓乐《鸭子拌嘴》，他们用一组打击乐，用各种鼓点、音色表现野禽水鸟在水中活泼戏嬉的情景。我能否借助打击乐，换上潮乐锣鼓，为独奏二胡伴奏呢?这一形式在二胡表演领域是新颖的有创意的，可是我的老师郭鹰先生和潮乐艺人们会否赞同这一怪模怪样的形式呢?想到此，内心七上八下起来。不过我无论如何要试试。民族民间音乐千百年来本身就从未停止过各种艺人和演奏者的加工变化。我决心尝试一下，并打算有了初步样子以后再向郭鹰先生请教。很快我找到著名指挥家夏飞云先生，我知道他还精通打击乐，我把我的构想向他一说，并请求他为《寒鸭戏水》编写打击乐曲谱，他听后欣然答应，并很快就完成了编配，亲临上海民族乐团指导排练。1988年5月，在「上海之春」开幕式的水上舞台上，我首演了这支用潮州锣鼓伴奏的二胡版本的《寒鸦戏水》，博得了观众的欢迎，很快我收到郭鹰先生的一封信（郭鹰先生因眼睛不太好，不能亲赴我们的演出现场，他在家看电视直播），信上说:我代表五十万潮州人感谢你!我感谢他博大精深的艺术眼光，感激他对我的提携厚爱。从此《寒鸦戏水》成了我最重要的保留节目之一，我的同事们经常看到我背着一面潮州大铜锣、一个小小狗叫锣、一副扁扁大铙钹，行进在祖国大地，飞出国门，走向天涯海角。

往事历历，夜不能寐，思绪如潮，难以平静。今日是恩师大祀，因赴外地演出不能前往送别，在演出结束午夜之时，写下此，以抒永远对恩师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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